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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三　李医生

渊明回特大时天已全黑，宿舍的灯光已亮。他刚走进一○五室，曹利说：

「有女人找你，在二楼客厅等。」

渊明跑上二楼，见有一位少妇在桌旁看报，上前自我介绍：

「我是黄天右①、②。」

少妇一楞，说：

「黄天右？」

「唔，天右是我今天起的名字。我原来叫黄渊明。」

「小儿董仲卿在信里推荐你做数学老师。我有四个儿女，希望你来舍下指点。」

他重看，惊叹她保养得像二十几岁女孩。他正愁没钱用，说：

「每星期几次？」
「三次，每次两小时，待遇由你说罢！」

「我不了解台湾的行情，您说吧！」

「我们请过别的老师，每月三百元。」

「我不计较钱，但在香港，我替人补习收费较高，不能和一般老师同薪。」

「你要多少？」

他想了一下，说：

「每月四百，差一百只有象征的意义。」

「黄先生没有多要。以后逢一、三、五晚上七点半到我家，忙的时候可以临时调整，怎样？」

「没问题，谢谢伯母。」

妇人留下地址及电话。他送她出校门，回程时想：妈妈是艺专校花，如果生活富裕，必能保养得像她一样。妇人生活在不争已胜的环境里，谈话自然温柔有礼。

他非常高兴以后可以买书，也可以出外吃饭。一日遨游，他躺在床上，很快便跌入梦乡，梦里在香港为人补习。

第二天东方尚未吐白，李世荣悄悄地走进宿舍。渊明已睡足，跟他一道儿洗脸，一个早起洗脸，一个晚睡洗脸。渊明说：

「我请你去外面吃早餐。」

「小弟，有甚么好消息？现在餐馆没开门，我等不到天亮便要睡觉了。」

「上天怜悯我，忽然叫一位朋友的妈妈聘我做家庭教师。」

「恭喜你。不过，我月入数千，该我请你。等我睡好觉，再请你吃饭！」

他上床睡觉，却睡不着，想起自己的父母及弟妹，不觉泪流如注，愈想睡愈睡不着，忽然一声大叫：

「小弟，起来，全部起来。老李今天作东，请各位去校外吃早餐。」

韦然先被他吵醒，说：

「老李，昨晚他们去跳舞，你能拖起他们，我佩服你！」

「拖不起？平常我早上睡觉，他们大嚷大闹，今天轮到我来嚷来闹。起床，起床，老李作东。」

曹利被吵醒，说：

「我×你！我们闹，是在该闹的时候闹。你现在却在不该闹的时候闹。」

世荣道：「早睡早起好把国家保。现在……」

他看手表，继续说：

「快六点了。兵士们起床操练！听啊，起床的号角响了。」

他用手围住口，吹出号角声。明宣被吵醒，说：

「起床，起鸟床！」

吴越跟上：

「不鸟睡了，快起床吃鸟粥！」

萧何道：「我有能力被吵醒，没能力起床。我建议去校外买烧饼、豆浆、油条、包子。回来正好赶上饭堂早餐。」

韦然说：「这才是人话，谁去买？」

世荣道：「我有摩托车，你们只需跟一个人来。」

韦然道：「我跟你去。」

他是室内最守规矩的同学。他的床总是整整齐齐，曹利曾批评他，说一○五室独他一人叠被，不伦不类。

他和世荣带着两个锅子去了。曹利道：

「我昨天去鱼塘看鱼，发现农场的鱼养得不错。」

渊明道：「一流大学生养出来的鱼当然与众不同。」

「我们可以在三更半夜下网下钩，天亮前去收鱼。」

「偷电嫌不够，又想偷鱼。你来特大念书还是做贼？」

「你「揽」清高？到时我们用豆腐炖活鱼，没你份！」

萧何道：「渊明，曹利的偷性已定，不偷鱼会偷人，女孩有两分以上姿色的他都想偷，你还是积些阴德，支持他偷鱼。」

世荣和韦然回来了。萧何道：

「去饭堂吃太嚣张，不如盛稀饭回来吃。」

韦然道：「你是不想起床。」

明宣道：「萧何说得有理。」

渊明道：「饭堂得自己去，拿了稀饭往外跑，会惹人怀疑！」

萧何道：「稀饭不值钱，没人会怀疑你。你怕人怀疑，尽管盛自己那份。」

明宣道：「快走，迟些东西全冷了。」

六人一齐去拿稀饭。回来时刚巧碰到马文男从实验室回来。文男平日沉默寡言，又经常去实验室等结果，他在不在宿舍，大家都不觉得。世荣说：

「你回来是我的运气。今天我请客，并且有话对大家说。」

韦然道：「你不是要结众打劫吧？！」

曹利道：「打劫不行，去妓女户倒可以考虑。」

世荣道：「放心吃吧！」

众人开吃，萧何说：

「劳驾哪位善长仁翁送些东西上来！」

世荣道：「你得寸进尺，碰上我今天脾气好，请客请到底。你要甚么？我替你拿。」

萧何用口用手指划，世荣乖乖地奉上，完全没有保镖的杀气。萧何道：

「如果你是女孩，我一定娶你。」

「你来妓女户，我找个女孩喂你！」

吴越道：「老李，你这样温柔，反而让我害怕，你会不会像水浒里的李逵，忽然拿出两个大斧，把我们一下子全弄翻了？有话赶快说，我觉得自己在吃最后的早餐③。」

「可见我平日恶行昭著，人见人怕，今天我要介绍真正的老李。我本来像各位一样，有一个和乐的家庭。后来父母及弟妹被害，剩下我一个人在调景岭糊洋火盒。几年辛苦，做了忠贞之士，来特大念政治。去年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做了保镖，月入数千。只是，我哪里是保镖和政客的料子？硬着头皮干罢了。世间有两件事最骯脏，一是搞政治，一是做妓女保镖。上天作弄我，家破人亡以后，把两脏集在我身上。」

曹利道：「我只见你摩托来，摩托去，风光得很。特大学生有摩托车的，恐怕只有你一个。」

世荣道：「那是外表！」

萧何道：「你在妓女户干甚么？」

世荣道：「负责检查及保护妓女，是妓女的医生，为所欲为。」

曹利道：「这职业不错，强过我们走私，有人要货，我们便得回香港，遇到考试也不能例外，不听话便会货落别家！」

明宣道：「那是因为我们穷！」

世荣道：「我们为生活牺牲了自己的理想，但渊明没有。今早他要请我去校外吃早餐，说找到一份补习工作，非常高兴。你们知道为人补习能赚几个钱？他却非常满足，只有没失去理想的人才能拥有这样的情怀。」

说完泪下，不像保镖，也不像政客。渊明跟着流泪，他本意庆祝，料不到勾出了世荣的伤心事。

韦然一声长叹，说：

「形势比人强！」

的确形势比人强。世荣没转系，也没转业。从此萧何替他改名，叫他李医生，说：

「你的职业我求之不得。以前我听过外科、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皮肤科、泌尿科、精神科，却没听过妓女科。你当了妓女科医生，本室算是有了发明。哪天你告假，让我顶替你。」

说罢，全室都笑了，老李也不例外。他当大家是小弟，绝不在室内发保镖脾气。

世荣的自白对渊明有巨大的影响。渊明毕业于基督教学校，虽不信耶神，却痛恨魔鬼。早餐后出外静思：父母弟妹不被迫害，世荣不会沦落到调景岭糊洋火盒，日后的路自然大不一样。他不能用做保镖来判断世荣，正如不愿别人用淘气来判断他。如果他放不过世荣，有甚么资格跟石壶及子青在一起谈？如果能放过他，必也能放过曹利、萧何、明宣及吴越。他的家庭和青春都被夺去，不做政客和保镖，怎能出人头地？有人立志行医，只为能合法地检查女孩。他只检查妓女，难说是最下等的医生④-⑩。

【评注】

1 少年气盛，疯疯癫癫！
1 作者癫笔奇墨！

2 文艺复兴后达文西画「最后的晚餐」及「蒙娜丽莎」，流传至今。

3 生不逢时，身不由己。

4 一字一讽，一句一叹。

5 世荣能为人所容，难为世所容。

6 评评：人与世有甚么分别？世荣能为世所容，难为人所容。

7 宿舍生活是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；这样的戏耍，这样的情境，读来仿佛你我就在其中。

8 妓女行业本是不得已，生存需要超过自尊需要。妓女卖身不卖灵魂，许多人不卖身却卖灵魂，比妓女更骯脏，更卑鄙下流。妓女卖淫处于卑贱地位，而貌似崇高者的嫖客是妓女存在的前题，故最骯脏的当属买淫者。

9 评评：妓女在异乡卖淫，在家乡买楼，姿态不一定低过嫖客。说妓女和嫖客俗气，可；说他们下流，不可。逼人出卖身心的是一等下流，逼人出卖灵魂的是二等下流，逼人出卖身体的是三等下流，诱人出卖身心的是四等下流。弄权的兼一、二、三、四等下流，是特等下流。


